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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麦家近年来在文学创作尤其
是谍战小说方面，成绩斐然，为文坛所瞩
目。他的小说《风声》、《风语》和《暗算》，为
读者、观众所熟知。2011年11月，麦家推出
新书《刀尖(刀之阳面)》，之后另一部《刀之
阴面》也随即问世……

对于麦家这样的文学成绩，读者想必
会认为麦家的文学写作，速度快，数量大，
是高产作家。但在接受采访时，麦家却说自
己在创作时“有时每天只写十几个字”。在
当今文坛上，麦家以文学的“慢写作”著称。
麦家曾说“缓慢是成功的捷径”，“我确实写
得不快，但坚持每天写，其实回头一看也是
不慢的……所以，不要怕慢，坚持就是快。
我写得慢，是因为我对写作一直有种畏惧
心理。我老是担心写得不好。”

有人分析这是麦家作为文人的性格使
然，其实，麦家在文学写作上始终坚持“慢
写作”，更是一种文学态度的反映，是一种
写作精神的坚持。麦家曾在他的《我慢成了
这个时代的神经病》一文中说：现在很多

人，越来越多的人，以一天上万字的速度制
造文字商品的时候，我唯有鼓起不动如山
的勇气，以不变应万变的态度，扛上偏执狂
或者神经病的骂名，在一个角落里继续寂
寞、孤独地写作，努力使文学本身慢的品质
不致失传。我花了11年的时间打造《解密》，
也就不在乎同样缓慢地写下去。

麦家的这种独特的、个性化、坚持的
“慢写作”，不由得让我想到了著名作家张
炜的巨量阅读。近日，在一个文学讲坛上，
张炜作了一个名叫《数字时代的语言艺术》
的演讲。演讲中他提到了自己的写作生活
和阅读生活，“写作并没有每天固定字数，
但是阅读量上，每天至少5万字”。为什么张
炜坚持“每天至少阅读5万字”？一是网络无
时无刻不在影响并改变我们的生活，它对
文学而言是危险的，让我们的表达统一化、
复制化；二是尽管人们可以通过包括文字、
图片和影像在内的各种媒介获得信息，但
这些信息与真实是有距离的，大家没有更
丰富的词汇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了，这对文

学而言也是危险的。如果一个写作者足够
倔强，对危险有足够的警觉，他就会采取办
法，关掉电脑，少接手机，不看电视，埋头于
经典……

一个作家的文学的力量、写作的生命
力、作品的价值来自哪里？一个是具有广度
和深度的社会生活的经验；一个就是丰富、
深邃和独特的思想，而这种思想往往来自于
阅读、大量的阅读。张炜曾在《我们今天的阅
读面临的危机在哪里？》中说：一个写作者回
忆自己的阅读史，会发现与写作史几乎是重
叠的，也就是说，随着阅读的文字越来越多，
写下的文字也就越来越多。可见一个好的写
作者首先就是一个好的阅读者。张炜说：“我
总觉得每个标点、一字一句的分量、轻重都
要反复斟酌才能发表。匆忙地发表，觉得可
能会歪曲我的意思，或者不能充分、恰到好
处地表现我要表达的意思。”

数字传媒时代，写作要达到数万的字
数标准并不难，作者可以通过网络大量地
复制粘贴，借用别人的思想和语言。然而，

如果每一个作家都这样，会使人们的语言
形成惯性，并逐渐僵化。我们不得不承认张
炜所言，“这是文学语言目前面临的最大的
危机”。其实，这不但佐证了麦家坚守自己
的文学原则———“慢写作”的可贵，与麦家
提倡的文学的“慢写作”，坚持的文学精神
也是一致的，更昭示了他们对文学的严肃
的态度，遵循文学的规律，忠于文学的精神
信念，敬畏文学的伟大和神圣。

谁都知道，现在是一个功利化盛行的
时代。时代的氛围中、精神领域中、人们的
心态中，充满浮躁、不安。一些作家不再信
守文学写作“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
一句空”，而是把“畅销”、“版税”、“点击率”
当成目标，通过文学的“流水线制造”方式，
以期尽快兑换成市场利益……

麦家、张炜都在以自己独特的文学存
在方式，坚守自己的文学态度和写作立场，
喧嚣、浮躁的文化大潮退去，必将凸显、展
露出其所追求的文学理想、文化人格、精神
品质的光芒。

我有时能与朋友把酒喝醉，却从不
抽烟。因为父亲当年种烟的景象钉子般
砸进了脑壳，委实不忍心将那些种烟的
艰辛苦难吞咽下去，虽然仅仅是一缕淡
淡的烟雾。

我的老家位于十年九旱贫瘠偏僻的
鲁中丘陵地带，谁也想不到这儿竟然是
种烟的风水宝地。坊间一直是种晒烟，吃
旱烟，培植的烟因色泽鲜亮、油分充足、
香味醇厚而驰名。民国初年，随着胶济铁
路上一声汽笛鸣响，列强开始在铁路沿
线建烟叶收购站，推广烤烟种植技术。上
过几年私塾的爷爷带着父亲捷足先登，
砸锅卖铁盖起了烟屋，置办了火表、炉
条、马灯和煤炭什么的，就开张起来。

寒风刺骨的正月里，爷爷手把手地
教父亲将黑黑的细小烟种放在盆里用温
水浸泡，然后装进小布袋里。为保证温度
和湿度，索性将小布袋用塑料袋套起来
扎在自己厚厚的棉裤腰里，夜里睡觉就
搂在被窝中。

过了二月二，地一解冻，爷爷就领着
父亲去整烟畦。这活十分精细讲究，先刨
地深翻，然后拉上线，沿线调出畦埂，用
木棒槌使劲拍打，使畦埂坚固异常。在畦
里施上底肥，再翻搅整平。这时爷俩用体
温保暖的烟种已经冒出白白的苍蝇卵状
的微芽，掺上细细的沙土，用筛子均匀地
撒在浇透的畦子里，再小心翼翼地在上
面铺盖好草苫子，真比女人带孩子还要
仔细三分。中午太阳高照，爷俩慢慢掀开
草苫子一角，细心观察并用手轻轻抠抠，
尔后对眼一笑将草苫子重新整好。很快
畦里星星点点冒出绿色的嫩芽，几天下
来便绿成一片，这时就需要间苗了。屁股
坐在畦埂上，使劲趔趄着身体用两指将
多余的苗连根抠出来，间苗需要好几遍
才能最后定棵。留下的烟苗长到六七个
叶子，让它在太阳底下好好壮实壮实后，
就差不多开始移栽了。移栽时先将畦头
挖大约20厘米深，形成一个剖面，然后像
切豆腐般将一个一个烟垛四四方方地放
进篮子。这样，烟苗就带着母体在春暖花
开的季节奔向了大田。

到了卖烟的季节，爷爷年事已高，父
亲和帮工小顺子各推一辆独轮车装满烟
去赶烟场。那年这一带种烟的扎堆，一哄
而上。卖烟要跑60里路到胶济铁路的烟
场去。一路上车子顶车子，光排队就有四
五里路，一连几天都进不了场子。列强把
持的烟草公司随意压级压价，时收时停，
无端刁难盘剥，好不容易领了号码进了

场子，洋人一口价，爱卖不卖，嫌贱再出去
重新排队。比父亲大几岁的小顺子推着一
车烟仗着年轻气盛使劲朝前挤，不料与别
的车搅在一起，车把被折断，露出斜面锋
利的枣木茬子。小顺子将就攥着半截车把
继续向前挤，没想到一阵骚乱推搡，锋利
的半截车把一下深深插进了小顺子的肚
子里，顿时鲜血如喷泉般涌出，父亲急忙
抱着小顺子好不容易拔出车把。车把是出
来了，肠子却淌出一大摊。小顺子屏住气
好歹把肠子慢慢收进去，父亲用自己的白
布披肩将伤口包扎起来。人命关天，当然
顾不上卖烟了，父亲将小顺子抱到装烟车
的顶上，一边哭一边火急火燎地朝医院
跑。咕嘟嘟的鲜血从焦黄的烟叶上流淌下
来，洒了一路。可怜的小顺子，终因失血过
多丢了年轻的性命。

大跃进那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
口号快要鼓破耳膜。就在烟刚打完头开
始集中长叶的关键时节，老天爷一连下
了七天大雨，地里进不去人，可打了头的
烟棵上层层烟杈子在疯长，如果不及时
打掉，地里的养分就会全部被它吸走，烟
叶就会干瘪失去成色和分量。祸不单行，
另外一害更是让人揪心，似乎在一夜之
间，棵棵烟秆上爬满了烟虫。烟虫个个长
长的青青的，在烟叶上一咬一片，然后像
弓一样隆起身子，转换到别的地方继续
贪婪地啃咬。父亲知道，用不了几天时
间，所有的烟叶就会成为筛子底。

情况十万火急，两害不除，百亩烟田
就完了。担任生产队长的父亲一方面请
求上级支援，一方面组织父老乡亲组成
了三个突击队，小孩摸杈，大人抓虫，女
人喷药。整整拼了七天，差不多脱了一层
皮，才好歹挽回些损失。

孰料大炼钢铁的热潮将正常秩序彻
底打翻，烟屋改成炼钢炉，上好的烟叶眼
睁睁地被扔进麻湾和枯井里沤成了黑
肥。心在流血的父亲，捶胸顿足，简直成
了疯子。

“卸烟炉噢——— ”忽如一夜春风来，
总算熬到改革开放，种烟人盼来了好日
子。每逢听到这吆喝的动静，是村里人最
为兴奋的时刻。卸烟炉必定是在晚上或
者下半夜，卸下的烟需要潮湿后收储拾
掇。人们从睡梦中被集合起来，青壮年首
先钻进如同桑拿浴室的烟炉里，从外向
里，一杆一杆将烘烤好的干干脆脆的烟
递出来。其他男女老少像击鼓传花一样
传递出去，由远到近，一杆一杆整整齐齐
地排放在场院里。朗朗的月亮下面，如黄
金铺地，又如银河错落人间。

“解烟喽——— ”天刚放亮，父亲用手
摸了摸烟叶，再拿起一根烟杆整体摇晃
一番，发现已经不是刚出炉时那样干脆
了，出现油油的软软的感觉，解烟就开始
了。这活儿，大姑娘小媳妇是长项，她们
手指利索，动作麻溜地将一撮撮烟从烟
杆上解下，一会就积攒成一座座金山。

晴天霹雳，乐极生悲。这天，父亲抱
着一大摞烟，或许是感慨高兴，或许是辛
劳过度，一个踉跄，重重地摔了一个跟
头，黄灿灿的烟叶上沾满了父亲吐出的
口沫，他不幸中风，从此瘫倒在床，再没
能去抚摸那患难与共的烟叶。金色的烟
叶里面，谁能知道还有着殷红的鲜血、乌
黑的沤肥和泛白的口沫。没过几年，父亲
也像一片斑驳陆离的烟叶永远飘逝了。

每每去给父亲祭坟，我别的都可以
忘却不带，但必定会点燃父亲生前从未
抽过的三支香烟……

星期六的早晨，我们都起了床，
儿子却还赖在床上。我们问他啥情
况？他说梦还没做完。梦里我们给他
发压岁钱，一屋子都是，他要把梦做
完，自己把钱放进存钱罐。

儿子的话提醒我春节要来
了。春节对我是道坎，双方父母、
侄辈小孩、亲戚朋友，购置衣物年
货、拜访、尽孝心、发压岁钱，一年
到头忙碌于他乡，也就只有过年
有时间把亲情、友情来经营。

经营亲情、友情不是啥坏事，
不但不是坏事，而且务必、应该、
必须。可是，过个年，对于我等一
般工作人员，不是大手一挥的潇
洒。在钱面前，我潇洒不起来，只
能精打细算。

首先精打细算在年货的采购
上，从年初开始我就用上了心。下
班回到家，给儿子洗了澡我就上
网看看，碰到便宜的适用的生活
必需品或者是可以用来当年货的
而且能存放时间长的，我就刷信
用卡积攒起来。淘宝网有个“聚划
算”，这名字好，天长日久，聚少成
多。年初开始，到了年关，年货备
了四五成，大大削减了高峰期采
购成本，划算。

精打细算还必须长期节俭。
对于我等普通工薪族，进不来就
别出去，别无门路只能缩衣节食。
内裤破了两个洞，不打紧，通透；
裤角边露了线，不打紧，新颖。上
个月，妻实在看不下去，拨了购衣
专款三百元，到今天，还好好地躺
在口袋里边。

节俭当然不能只在穿着上用
心，饮食上也能成绩喜人。吃人三
顿且能不回请，吃别人的时候必
须想到后面的咋整，所以最好别
吃，万不得以也要尽量设身处地
杜绝铺张，你为人人，人人为你，
都是劳苦大众，“薪薪”相惜，大家
都是明白人。

上面说的是请，现在说自己
开火。开火当然得说到菜篮子，

柴、米、油、盐、酱、醋、茶，能省的
也只有菜和油了。菜买晚不买早，
早市菜价贵，散市的时候便宜啊，
白菜一元能买好几斤，肉卖完了
还有板油，回家下锅，油有了，油
锅里的油渣剁碎了和着酸菜一
炒，好歹咸菜也沾了荤腥。

菜后面是油，油这东西只能当
个调料，把菜炒开不粘锅就行，冒
烟了就搀点水，这样吃起来不带火
星，健康环保不说，心平气顺。

不在家里吃就上食堂，中午
办公室里沙发上一躺也能节省点
油钱。吃食堂，也有讲究，饭要分
两次打，汉族食堂打二两，添个
菜，再到回族食堂添个菜，顺口说
句今天胃口好，饭再加一两，绝对
有四两的份。今天汉族先，明天回
族先，不会被人发觉，也避免人家
鄙视的眼神。

饭后面是菜，食堂里的荤菜
不沾荤，可怜的几片碎肉，还没进
口就化了。在食堂一般情况别打
荤菜，两个小素菜就行，末了让掌
勺的给勺荤菜汤，记住要用笑脸。
如今的人都好面子，人人比着打
可怜的荤菜不沾荤，要荤菜汤的
少，对方一般会给，一勺下去，进
你碗里，肉不比打荤菜的少，最重
要的是不用给钱。

当然了，一味地省也不是办
法，该出去拼命就得拼命。下班
后，进点外贸货上街溜达一圈，有
点赚头就行，别贪大，细水长流，
虽然不能日进斗金，但一天下来
三餐算是解决了两顿。

可是，吆喝不厉害，又没城管
跑得快，就是我等。那就拼命写稿
吧，培养个爱好，此情此景，朋友
自然不好意思叫你打牌，省了钱
不说还能远离是是非非。一月下
来，大米五十公斤算是入了掌心。

我等没钱，只能省着过年。可
过年又不能太省，必须放开手脚。
毕竟一家老小在一起，酸和苦得自
己藏着，甜和笑得摆在大家面前。

深秋，当野草慢慢走完一生的旅程，渐
渐枯黄的时候，有的植物却逆着季节生长
得蓬蓬勃勃，碧绿滴翠，这就是黄河口的秋
野菜。我和娘走向野外，特意去采秋野菜。

深秋的风，虽然充满了寒意，深秋的
雨，也冷冰冰的，但这个时节的野菜好似有
了更加顽强的生命力，在一场场秋雨、一夜
夜浓重的露水沐浴之后，依偎着野草的温
暖，生长得异常旺盛，异常繁茂。

在渐次枯萎的草丛里，各种各样的野
菜，苦苦菜，蒲公英，苜蓿菜等，一片片，一
蓬蓬，一堆堆。野草慢慢地低下了枯萎的

“头”，野菜却兴奋地仰起了绿色的“颈”。远
远望去，就像一张张绿毛毯铺展在黄河口
大地上，那色泽、那气势，一点也不亚于春
天野菜的精气神。

这些深秋的野菜，都是野菜的后代，是
当年新生的野菜。当春天里的野菜开花、结
果老去之后，种子的飞絮便随着黄河口的
风四处飘散，飘到哪里，就在哪里落脚安
家，悄悄地融入泥土，发芽、生根、长叶，于

是新的种子就变成了新的野菜族，年年如
此，黄河口的野菜也就绵延不断，铺天盖
地，生生不息了。

凡是深秋里生长的野菜，都怀着对来
年新的梦想，都要迎接漫长的冬天。所以，
它们趁着秋阳温和的大好时光，使劲地长，
长得肥肥胖胖，尽可能地赶在霜冻前，长到
最大、最佳状态，只有这样才能与冰天雪地
的寒冬相抗衡，顺利度过漫长的冬季，迎接
新的希望。

一簇簇野菜，被细如雨丝的露水滋润
得支棱着嫩叶，有的叶片上还挂着一滴滴
晶莹的露珠。采着野菜，我不禁回想起了小
时候在老家跟着娘挖野菜的情景。那个时
候，正值依靠瓜菜度日的贫穷年代，为了一
家人的生活，一年三季，娘每天除了参加生
产队的劳动之外，就是到田间地头找野菜。
一个“找”字，反映出了野菜的稀少、缺乏，
因为家家都吃野菜，吃得野菜越来越少，没
地方挖了。那时，我还不怎么认识野菜，跟
着娘挖野菜时，娘就教我哪些野菜能吃，哪

些野菜不能吃。从此，我把乡野的所有野菜
都认识了。娘把野菜找来后，洗干净剁细，
和上地瓜干面或高粱面、棒子面，蒸成“菜
面子”，或熬成一锅“菜粥”。因为吃油少，熬
菜粥时，为了让我们小孩子喝饱、解馋、长
力气，娘常常再在菜粥里放些黄豆，豆子被
煮得面面的，菜粥稠稠的，一顿饭让我们吃
得香香的……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岁月轮
回，我竟然又与野菜打起了交道，只是，如
今这野菜的味道里，透出的是日子的幸福
与甜蜜。

我和娘采了不到一个时辰，就装满了
一塑料袋。一路上看着原野里成片成片的
秋景，我想象着明年春天和娘再来挖野菜
的情景，那时的黄河口，春光明媚，生机无
限，郁郁葱葱，鸟语花香。

回到家，正好是午饭时分。我把苦苦菜
和蒲公英用清水洗干净，上得桌来。一大盘
水灵灵的野菜，一碟甜面酱，几棵新鲜的大
葱，让一家人食欲大开，吃得香香甜甜。我
则吃得额头直冒汗，饭后感觉胃里舒舒服

服。饭后再回味一下拔菜、吃菜的过程，真
是一种享受啊。看我吃得那么香，娘就笑着
说我，属牛的，天生就是青菜肚子。想想也
是，属牛的，对水灵灵的青草、野菜有一种
本能的向往，那股清清香香的味道，总是牵
动着我的每根食欲的神经，让我有一种回
归大自然的感觉。

深秋的野菜，其味道有别于春天的野
菜，这是季节的原因。就拿苦苦菜来说，春
天的野菜，因为经过了一个冬天冰霜风雪
的滋润，其苦味更浓烈，更深沉，而深秋的
苦苦菜，因其是秋后新生的，其苦味则是温
和的，清淡的，绵软的，吃起来感觉更加爽
口、滑嫩、清香。

美丽的黄河口，抬头，一望无垠的秋
野；低头，一蓬蓬水灵灵的野菜。这样的生
态景色，是在喧嚣、拥挤的大城市中所无法
体会和享受到的。我热爱这片生长着野菜
的土地，离离原上菜，一岁一枯荣，吃着深
秋的野菜，我仿佛已经闻到了黄河口春天
的野菜香了……

假期，单位组织大家去张家
界旅游。男同事李君成了女士们

“争夺”的对象，这个找他背包，那
个找他要水，一会儿让他帮着拍
照，一会儿又拉他去玩扑克。李君
毫不犹豫，总是随叫随到，乐呵呵
地为女士们鞍前马后地效劳。

这样有绅士风度的男士，自
然深得女同事喜欢，大家纷纷跟
他合影留念。回来后整理照片时
发现，李君和每位女士的合影，都
极像夫妻照。那种夫妻之间的和
谐、默契，从内往外荡漾，简直要
溢出画面。我们开他玩笑，说他是

“百搭男”。
都知道穿衣服时，有的衣服很

好搭配，而有的就不行，单独看着
新颖独特，就是为搭配犯愁。其实，
人也有这种差别，有的人很随和，
就像橡皮泥，任对方是何种奇形怪
状的模子，他都能吻合得天衣无
缝，成就一幅美丽的造型。而有的
人坚硬如岩石，只能让别人去适应
他、契合他。如果双方都是岩石型
的，那就永远走不到一起去。

看台湾电视剧《败犬女王》，
虽然女主角起了个很怪的名
字———“单无双”，但她最终还是
找到了自己的爱情。尽管故事戏
剧性了一点，要知道在现实生活
中，那样浪漫的结局很难遇到，剧
情那样安排，或许是为了给大龄
未婚女们一些温暖的希望吧。

随着大龄未婚女的日渐增
多，对她们的称呼也五花八门，常
见的有剩女或圣女。还有刚才那
部电视剧中用到的“败犬”，这个
词出自日本女作家酒井顺子写于
2003年底的畅销书———《败犬的
远吠》，是日本人给过了适婚年龄
而未婚的女性取的戏称。也有叫

“三高女郎”的，指的是高学历、高
收入、高年龄。还有人称为“3S女
郎”——— Single(单身)、Seventies(多
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Stuck(被
卡住了)。

她们中的很多人，的确是被
卡住了。卡住她们的东西，除了性
格上的固执坚硬，还有思想上的
僵化。很多女士，对配偶寄予了太
多的期望，把配偶赋予了太多的
意义。物质型的对配偶寄予了房
子、车子和票子；精神型的说简
单，其实寄予了更多。诸如张爱玲
的——— 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
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
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
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
别的话可说，唯有轻轻地问一声：

“噢，你也在这里吗？”。或者如《廊
桥遗梦》中的——— 在一个充满混
沌不清的宇宙中，这样明确的爱
只会出现一次，不论你活几生几
世，以后再也不会再现。

二十多岁时，也曾期待那种
相逢。在千万人中寻找属于自己
的那个唯一，为希望渺茫、不能相
遇而暗自嗟伤。等到了四十岁以
后，经历过爱情的甜蜜、婚姻的磨
合之后才发现，世界上几亿人之
中，适合自己的其实有好几万。关
键是遇到了谁、珍惜了谁。有没有
尊重自己的命运，用欣赏和赞美
的眼光去看待对方。

生命最重要的是进行下去，
而不是总卡在一处。要知道，选择
时间的越久，期望就会越高，而失
望的几率就会越大。其实，没有哪
个男人是花无缺，因为咱也不是
祝无双。要学的话，男人们学学百
搭男，女人们学学单无双。不要太
挑剔，找个差不多就成个家吧。

“篆”，是“笔”与本意为“装饰”的“缘”
的简化后之结合，意为：用笔写美术字。

“刻”，是“雕”，也就是用刀挖空。
“篆刻”有三种解释：精心书写、为文；

过分地修饰文字；艺术地刻印治章。今天人
们所言之篆刻，其意为第三种：艺术地刻印
治章，或者，刻印治章的艺术。

印章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共有的文化
现象，但是，鲜活至今者，唯我中华而已。

从殷商遗存的“甲骨文”看，篆刻与最古
老的文字——— 籀文，也就是大篆，为同时产生
者。而印章，亦有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河南安阳
出土的三方铜玺为据，证明当时就已存在。

春秋战国时期，印章称“玺”。至秦，规
定“玺”或称“宝”，为天子专用。官员和民间
的印章统称“印”，如“官印”。唯将军之印称

“章”，私人印章也可称“印信”。
秦还规定了“八体”，也就是八种国家

承认的文字写法。其中第五体“摹印”，为专
门使用在印章上的。

到了西汉，王莽又定“缪篆”，一种“形
体平方匀整，饶有隶意，而笔势由小篆的圆
匀婉转，演变为屈曲缠绕”的字体用于印
章，于是篆刻的字体基本定型。

此外，还要讲究印石的选用，以及刻治
时的心态。特别是心态，唐人孙过庭认为，
心理因素比物质条件更重要，其在《书谱》
中称：得器不如得志。

清人冯承辉在《历朝印识》中，记载了
明代篆刻大家何震的创作过程：他拿到顾
客的定金就买酒，边喝边用手在桌上乱画，
或者到花园中闲逛，或者在屋里打转，甚至
干脆睡大觉，被顾客催促还会大发脾气。

可是，一旦灵感到来，他运刀如举鼎，
一阵风，创作就完成了。

篆刻的创作源泉大体被认为有四途：
模拟古人作品，尤其是汉印的“印从印出”、
从书法中化出的“印从书出”、向绘画中借
鉴的“印从画出”，以及广泛吸取营养的“印
外求印”。

愈接近现代，“印外求印”的创新似乎
愈多，但是，“印从印出”的传统基础还是不
可或缺的。

今天，中国能较为全面地观赏篆刻文
化的所在，应该说是清光绪三十年，由丁
仁、王禔、吴隐、叶铭等创建，吴昌硕为首任
社长，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兼及书画”
为宗旨之西泠印社。

其地处杭州西子湖畔“湖山最胜”的孤
山南麓，明、清古建筑尚存，历朝历代之名
家篆刻设“中国印学博物馆”陈列。

特别是其所建“汉三老石室”，存护了
一千九百多年前的《汉三老忌日碑》，其对
篆刻文化的研究、继承，可谓贡献甚伟。

天宫一号发射成功

破雾穿云上碧霄，神舟对接
搭虹桥。

扬波银汉三千浪，风动蟾宫
八百箫。

回望家园无限美，山青海碧
白云飘。

天宫静待迎亲日，花似海洋
歌似潮。

天宫神舟交会对接圆满成功

廓宇巡天六百旋，苍穹新驿
待婵娟。①

情郎舒臂弄清影，倩妹乘风
起碧帆。

舞恋太空情脉脉，吻依长月
意绵绵。

信期如约有离合，万里彩云
归故园。

注：①六百旋，此时天宫一
号在轨运行近600圈。


	11-PDF 版面

